
自从听说电视剧((大宅门》历经磨

难终于开拍的那天起，我就盼着它播

出，因为我知道这是郭宝昌多年的梦

想，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他的一首

生命之歌。作为一个朋友我为他高兴，

作为一个观众我对这部作品寄予厚望。

《大宅门》开播以来，我是天天老

老实实地坐在那儿看，看这位从大宅

门走出来的人创作的《大宅门》。从片

中人物二奶奶白文氏和景琦身上，以

及那贯穿在片中的京剧文、武场的演

奏声中，都让我油然想到这部片子的

编导郭宝昌。

出来的

想到他曾对我谈起过他是多么迷

恋京剧，在前门外的广和楼、大栅栏里

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以及

鲜鱼口里的华乐等几家戏园子里，没

少留下他的足迹。早先他们家在戏园

子里有长年包厢，作为北京百年老店

同仁堂的少掌柜(宝昌随母亲姓，所以

没姓“乐”。关于他的身世，在电视剧

《大宅门》的最后几集中有所交代)，他

常坐家里的包车由车夫拉着看戏。后

来家道中落，包车和包厢都没了，可戏

还是照看，即使没票，蹭戏也得看。只

是因为家里反对，他才没能上戏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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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而考了电影学院。至今，有时兴致所

至他唱几句裘派，还真是声情并茂、韵

味十足，他对京剧的爱可谓是“溶化在

血液中”了。

他在电影学院导演系是高才生，

可赶上那年头却被戴上个“反动学生”

的帽子，送到张家口劳动了好几年，毕

业了也没能按时分配，直到平反才分

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导的第一部影

片是《神女峰迷雾》。初来乍到，人生

地不熟，要当导演哪那么容易啊?开始

有些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说话不

听，指挥不动，片子没法拍!有一天宝

昌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骂道：“我郭

宝昌坐着是导演，站起来是流氓。你们

想怎么着吧?!”这一招儿还真把一些人

给唬住了。宝昌是位有学问、有教养的

人，我听到这个段子时还真有些不信。

后来宝昌告诉我：“连陈荒煤同志(评

论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在北京都

听说了，见到我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我

告诉他‘有’。”这也是宝昌的可爱之

处，说了就是说了，绝不藏着掖着，男

子汉敢作敢当。宝昌的另外一个奇招

儿是全片所有镜头在实拍时，都是一

条过，不拍第二条，不拍备用镜头。哪

有这么拍戏的!最后片子接不上怎么办?

这就不免让好心人担心，当然也少不

了等着瞧热闹的。可人家郭导演不仅

把影片接上了，而且还挺棒，《神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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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在全国一炮打响。这如同一石击

起千层浪，整个广西电影制片厂都在

议论这位新来的导演，宝昌作为导演

的地位从此确立，同时作为导演的威

严也立了起来。有了威该有恩了，所谓

恩威并施嘛。他非常关心摄制组同仁

的利益，其实只要是稍稍了解宝昌的

人都知道，与其说这是他的管理手段，

不如说是他身上所固有的那种朋友义

气。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两件事1982

年跟他拍《春兰秋菊》，有一阵子晚上

七点化妆，可是总要带着妆熬到凌晨

一两点才开始拍戏，演员脸上戴着妆

负担是很重的，又是每天熬夜，加之南

宁天热，实在太难受了。宝昌悄悄地对

我说“维坚，知道吗?只有这样大伙才

能拿到夜间工作补助。明白了吧?”改

革开放刚开始，人们的日子都不宽裕，

那时拍戏又没有酬金，只有一点生活

补助，导演这么做可谓是用心良苦矣1

1 990年我们一起拍《淮阴侯韩信》，每

逢拍夜戏之前，他总是坚持要我(我是

该片的制片人)把夜间补助发到大家手

里才开机。他这“三斧头”还真有用，

加之他的真才实学，为自己在广西厂

站住了脚跟。等到1982年张艺谋、何

群等这些小师弟们分配到广西厂时，

大师兄宝昌更是格外关心与呵护。那

时他已经是厂里举足轻重的大导演，

不仅关心他们的生活，更极力支持他

们拍戏。这才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影

片《一个和八个))，有了第五代导演的

脱颖而出，宝昌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尊

为第五代导演的“教父”。

宝昌拍戏心里有底、计划性强。

1986年拍《孙中山羊城蒙难记》时，我

演孙中山。有一次在军舰上拍戏，他利

用工作人员布置现场的空隙，把我叫

到身边说：“这个镜头马上就拍完了，

下面拍你的大段‘二黄’(大段台词)，能

背出来吗?”我告诉他没有问题。于是

他向我讲解了下一个镜头的要求，还

让我把台词背一遍给他听听，觉得的

确没问题了，就马上让有关人员把下

一个镜头的其它准备工作也做起来，

使拍摄工作一环接一环。他工作的细

致作风和计划性、条理性，由此可见一

斑。宝昌拍戏常常不忘从京剧中汲取

营养。记得在拍摄《淮阴侯韩信))时，

主要人物都安排了漂亮的“亮相”镜

头，使人物一出场便能性格鲜明地站

立在观众面前；为了拍好“鸿门宴”那

场戏，宝昌还反复和我们探讨京剧“鸿

门宴”中的有关精彩片断，以利于大家

在表演中借鉴。宝昌作为一个艺术家，

在表现手法上，总是极力摒弃一般化，

力求独特性。在《准阴侯韩信》全片中，

没有那种常见的宫廷舞蹈场面，而是

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刘邦、吕后、韩

宝昌来说，其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可

人家愣是没去。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给演员说戏。

记得拍《孙中山羊城蒙难记*时，我在

现场总是注意镜头的角度，就怕上了

镜头不像孙中山。宝昌告诫我你这么

着就该完蛋了!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

在想什么上去。要知道，模仿一个孙中

山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孙

中山来!几句话就把我从一个创作歧途

上拉了出来，以至对我后来的创作都

产生了很大影响。

宝昌这次在((大宅门》里署上了“编

剧”二字，为写这部戏，他前前后后、断

郭i昌(中)与作者(右)为《淮阴侯韩信》选择拍摄外景

信和士兵们共舞的场面，对于烘托气

氛，推动情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

追求艺术上的尽可能完美，宝昌和我

们不知谈了多少次，熬了多少夜。有一

天夜里，他领着顾问王为和我谈了快

一个通宵，饿了就磕瓜子喝白开水。有

时他感冒了，还带病通宵改写分镜头

剧本，早晨交给我这个执行导演时，人

还流着清水鼻涕呢。从我1982年认识

宝昌起，就知道他爱喝酒，而且爱喝白

酒。可是为拍戏他带头不喝白酒。拍

《淮阴侯韩信》正值金秋时节，洪泽湖

就在淮阴境内，那里的朋友几次邀请

我们去喝酒、吃河蟹，这对美食家的郭

断续续苦干了40年，当然该署。其实该

署名字的何止这一部戏，据我所知，他

导的戏都亲手改过剧本，有的甚至从头

改到尾。但他从不署名，也从不分稿费。

他尊重编剧，改之前总要先和编剧交换

意见，取得共识后再动笔。比如，拍《孙

中山羊城蒙难记))时，宝昌约编剧谢文

礼和我多次就剧本的修改交换意见，常

常谈到深夜。谈完之后由宝昌去写分镜

头剧本，合作得非常愉快。

瞧，我快把宝昌说成完人了。世人

没完人。宝昌当然也不是完人，他是位

从大宅门里走出来的有着七情六欲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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